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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小说《这边风景》的话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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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这边风景》存在着政治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小说人语’’三种不同的话语。政治话语表达政治 

意识形态的声音，在文本中居中心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话语表达日常生活内容，总体上是对政治的疏离，但也受主 

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小说中居于次要地位。“小说人语”是作者在《这边风景》正式出版前于每章末尾所加入的一 

种回顾性反思话语 ，它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 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超越。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表明了《这边风 

景》创作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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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and Entanglement of M ultiple Discourses 

Discourse Analysis of W ang M eng’S Novel The Scenery Here 

LU0 Zong—yu，Huang Sh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discourses in W ang M eng’S novel The Scenery Here：political dis— 

course，daily life discourse and the author's word．Political discourse expresses the voice of the political ide— 

ology，which is the dominance center of the nove1．Daily life discourse plays the second fiddle of the novel， 

showing an alienated attitude and constrained by main ideological in many cases．The author S word was 

added at the end of each chapter before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It completed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daily lif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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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对作家的话语 

表达具有重要的影响，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 

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讲述话语的 

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话语 

主体进行规训，规约话语的内容和形式。王蒙的小 

说《这边风景》正文部分创作于 1974至 1978年问， 

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相关，《这边风景》中有较多体现 

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与此同时，也有表 

现民间风俗、人性情感和诗性 自然等 日常生活内容 

的日常生活话语。在 2012年正式出版前，作者又于 

每一章最末处加入“小说人语”，“小说人语”是王蒙 

对自己四十年前小说创作的回顾和反思，属于回顾 

性反思话语。《这边风景》的话语表达由此具有多 

样性，三重话语在小说中呈现出纠结状态，其中政 

治话语处于中心支配地位，但 日常生活话语在一定 

程度上对其构成消解。“小说人语”因写作时间的 

后置，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 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 

超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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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话语的表达 

尘封多年的《这边风景》面世后，最受评论家诟 

病的一点就是小说正文中多处存在的政治话语①。 

《这边风景》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冲突设置、叙 

述者语言等方面都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小说的 

正面人物伊力哈穆、米琪儿婉、艾拜杜拉等，都出身 

贫农，坚持阶级斗争和维护民族团结。而反面人物 

则无一例外存在“阶级政治问题”，如小说中汉族社 

员包廷贵恶意煽动民族矛盾的言行，是因为他是一 

个“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坏分子”“一个有案底的外来 

“盲流”。玛丽汗和依 卜拉欣两个地主分子总是躲 

在暗处散布民族分裂的谣言。小说中的人物语言 

也常常是“文革”时代话语，如“各种分子多了去啦， 

都是坏蛋，都是敌人，对他们要狠狠地斗，斗倒了他 

们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1](p2s7)“不联系工人阶 

级和贫下 中农，不 斗倒 阶级 敌人，就没 有好 日 

子”_】](。 等等。小说情节冲突也设置为阶级冲突，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几个核心情节如边民外逃、 

死猪事件、生产队粮食失窃案等莫不被归为阶级斗 

争。小说中还多次出现了叙述者暂停叙事，进行有 

政治色彩的评论发声。如小说第二章主人公伊力 

哈穆在重逢老干部热依穆时，突然插入一段评论： 

“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里，有无数个这样的最基 

层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经常为集体而操劳， 

没日没夜、无暑无寒，而他们对生活从来没有过分 

的奢求，更没想过给 自己捞一把⋯⋯正是他们，构 

成了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支柱，构成了社会主义农 

村的基石。”[1j(H 又如在小说第三十七章，叙述者用 

充满激情色彩的语言评价学习“毛选”的行为：“这 

是最严肃、最激动、最幸福的事情，是解放以后数亿 

中国人每天都要认真做的一件大事，是旧中国和国 

外从来没有的一件规模最大的盛举 ，这个盛举的名 

称就叫做‘学习’。”Eli㈣ ” 

在《这边风景》因政治话语受到批评之时， 一些 

研究者也发现 了其 中的 日常生活话语并大加赞 

赏②。小说中的日常生活话语表达 Et常生活内容， 

既有对新疆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展示，也包括对老 

百姓日常情感与劳动生活的表现，还有对新疆 自然 

风光的描绘。王蒙多以现场感极强的笔触将新疆 

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场景进行展示，如吃抓饭，“五 

个人跪在盘子旁边，用右手的四个手指撮成一个勺 

形一舀，在盘边上拍一拍，使它结实一点以免掉饭 

粒，再用大指捏上一捏，最后在大指的帮助下送到 

嘴边一抹，最后再一次把手指上的饭粒和余油吮吸 

干净。”[ ] 。。 又如王蒙向读者介绍维吾尔族的毯上 

生活：“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方式是室内除了炉灶和 

灶前烧火的一点地方以外全铺上席子，席子上铺上 

毡子(有钱人就是地毯了)，一切活动包括吃饭，睡 

觉，谈话都在毡子上进行，毡子起着桌椅板凳和床 

铺的作用。”_】̈l( 小说还多次叙写劳动场景，如写 

打钐镰：“随着镰 弓带风的嗡嗡作响，‘沙’地一声 ， 

划过了一道两米多长的弧线，一大片苜蓿被齐齐地 

割了下来 ，并在镰弓的带动下茎是茎，梢是梢地排 

列在一堆⋯⋯，，_1] ∞∞又如写扬场：“扬场像一种享 

受⋯⋯‘嚓’地一响，满满的一堆麦子被抛起来了， 

洒开，像一道金龙一样从木锹头上伸展开，然后像 
一 个狭长的扇面形彗星一样在空 中略一停留、亮 

相，最后像雨点一样“刷”地落到了地上。”E13 

爱情也是《这边风景》中日常生活话语所表现 

的内容，如写廖尼卡爱上了跳上他 自行车的姑娘， 

他在院子里种满了鲜艳的红玫瑰，并一夜又一夜地 

为姑娘拉手风琴。写美丽而又不幸的莱希曼为了 

心上人勇敢抗婚，被打了四十鞭仍不屈服，衣衫褴 

褛地逃跑出来，唱着令人肝肠寸断的歌曲，至死都 

在等心上人。写朴实英俊的艾拜杜拉给雪林姑丽 

原本灰暗的生活带来 了光明，让雪林姑丽“第一次 

发现生活是怎样可以愉悦人的心灵。”__1_( 此外还 

有真正的“维族男子汉”泰外库在遇到心上人爱弥 

拉克孜时，竟然手足无措，如“猛虎轻嗅蔷薇”般的 

笨拙，都写出了少数民族的浪漫爱情追求。 

对 自然风光的诗性描绘也是《这边风景》中日 

常生活话语的重要表达。郁郁葱葱的云杉密林，硕 

果累累的葡萄架、一望无际的草原、壮丽的雪山等 

① 如施津菊批评这部作品“不仅在主题意蕴上毫无新意，语言表达上带有‘政治’化的文学腔和‘文革’式的类似于‘表忠心’的陈词滥调也随 

处可见。(施津菊．王蒙旧作新发的意义质疑[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4，(1)：29．)余开伟认为“王蒙先生为紧跟当时形势，配合当时的政 

治宣传，适应当时政治需要，以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和农村四清‘运动’为背景，创作了《这边风景》这部长篇小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 

生败笔，文学败笔。”(余开伟．畸形的王蒙《这边风景》[J]．扬子江评论，2013，(4)：77．) 
② 如陈晓明评价《这边风景》“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反映了多民族生活的作品”，“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文化协奏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 

真实记录。”(陈晓明．《这边风景》：历史与文学的时代证词EN]文艺报，2o15—9—28(3)．)温奉桥和李萌羽认为《这边风景》“对伊犁少数民 
族 日常生活的诗意描写和对生活细节的精微刻画，展示了作者超强的写实功力，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 

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并赋予了这部创作于‘文革’期间的小说某种超越性审美品格。”(温奉桥，李萌羽．噤声时代的文学记忆 ：王蒙新作《这 

边风景》略论LJJ．小说评论，201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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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小说多次描绘的对象。如对秋冬伊犁农田 

充满诗意的描绘，丝毫不见常见的萧索凋敝： 

地里庄稼不见 了，青纱帐 已经卷起，田地脱下 

了覆盖终年的由绿变黄的羽衣，敞开它那巨大无边 

的胸膛，拥抱着这深秋的，或者更正确一点应该说 

是初冬的太阳。},-4fl的视线可以不受阻碍地看到 

远方的地平线，看到雪山的越来越大的银冠，看到 

伊犁河对岸察布查尔的牧羊人点燃的堆堆篝火，团 

团烟气升腾在晴朗透明的天空中，消散无迹。[1j( 

除正文部分的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外，在 

《这边风景》的每章末尾还有“小说人语”，它是小说 

正式出版前王蒙在每章后面加入的独立于正文的 

文字，类似于《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日”和《史记》的 

“太史公 日”。简明扼要的“小说人语”有时是为了 

抒发若干年后重读旧作的感慨，如小说第五十一章 

末尾的“小说人语”表达王蒙重读时的感受：“这一 

段⋯⋯什么时候重读什么时候会把小说人 自己激 

动得热泪盈眶、泪流如注，读一次大哭一次。因为 

爱。因为尊严。因为痛心疾首!”口](跚 ’更多的“小 

说人语”则是一些对当时人、事和写作的评论，小说 

共有“小说人语”57节，其中带有评论性质的“小说 

人语”约一半左右。如评价爱弥拉克孜“她是那样 

美丽又不幸，尊严而又遗憾，骄傲而又艰难，温雅而 

又端庄，自信而无言⋯⋯她是小说人码字儿树立的 
一 座石雕。”[】]( ”如第五章末尾的“小说人语”评论 

写作：“政治的宣扬难免没有明日黄花的惋惜，生活 

的实感则用它的活泼泼的生命挽救 了一部尘封四 

十年的小说。理论主张、条条框框是灰色的，生命 

之树常绿，生活万岁!”[1]( 。 

二 多重话语的纠结 

《这边风景》中的多重话语表达呈现出一种纠 

结关系。正文中多处存在的政治话语处于支配地 

位，日常生活话语作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 

本中受到政治话语的规约，它首先表现在小说中人 

情和情爱叙事的节制。小说将男女情爱写得很节 

制，有时甚至会出现叙事情节的断裂。例如小说把 

雪林姑丽的春心萌动写得很美、很纯，有铺垫，有渲 

染，篇幅也比较长。但是在第十八章详细描绘雪林 

姑丽的夏夜“单相思”之后，这条爱情的线索就基本 

断裂了，直到第二十九章才重新接上，但从“单相 

思”直接“快进”到了新婚旖旎的场面，谈情说爱的 

过程就此缺失。这种情爱叙事的断裂在小说中并 

不是出现一次，小说中有关泰外库的情爱叙事也出 

现了同样的情形，叙述者开始反复渲染泰外库对独 

手女医生爱弥拉克孜求而不得的“单相思”，对二人 

的相识和误会的产生、解除也写得很生动。但当二 

人的误会解除后，小说叙事却再也不见二人的任何 

情感互动，直到最后一章才简单交代了二人 的结 

局 ：“经过了爱和恨，冷和热，欺骗和真诚，疯狂和清 

醒，他总算学到了一点东 西。现在，当他和妻子爱 

弥拉克孜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用 ‘在我年 

轻的时候 ’‘那些年 ’这些字眼，好像是在说遥远的 

往事，甚至好像在说另一个泰外库。”[1](附。’ 

政治话语对 El常生活话语 的规约还体现在常 

常将 日常生活话语强行拔高，如第十八章“夏收时 

节的谐谑曲与小夜曲”部分，狄丽娜尔和雪林姑丽 

这两个闺中密友的谈话本来有“小夜曲”式的宁静 

美好气氛。然而却在狄丽娜尔谈论 自己的苦闷时 

突然插入了几个不和谐的音符： 

(狄丽娜尔：)“⋯⋯爱国卫生运动是年年都要 

搞的，每几年还要 大搞一下，才能把除四害的成绩 

巩固起来。人也要这样，我们早就进入了社会主义 

社会。我们知道，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先 

进、最公道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的思想呢?看看 

我们的周围，看看库瓦汗吧，或者不看别人，就看看 

自己，看看我爸爸、廖尼卡和我 自己吧⋯⋯也许，我 

最大的错误 ，就是过早地结 了婚⋯⋯”_1j( 

在此，政治话语侵入原本属于“闺蜜私话”的日 

常生活话语空间，借人物之口进行政治宣传。如果 

脱离文本设定的具体环境，仅仅从笔者标注的这几 

个句子来看，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年轻少妇与好友间 

的“悄悄话”。又如小说第二十九章写雪林姑丽和 

艾拜杜拉的新婚，新婚夫妻不谈“儿女情”，反而谈 

大寨，谈劳动建设，“艾拜杜拉起劲地讲着大寨的事 

情。他那样热烈、真诚、匆忙地讲着，眼睛里闪耀着 

火花。”“大寨的光辉，照亮了伊犁的维吾尔族农 民 

的心，也照亮了他们的前程。艾拜杜拉的话语里， 

展开了一个巨大的天地，比他们 的小房子开阔得 

多，宏伟得多，也坚实得多。”[1]( 。 更有甚者，当雪 

林姑丽和艾拜杜拉在新婚之夜刚刚开始属于恋人 

之间的互动时，公社技术员杨辉就闯进来大谈公社 

的技术建设，并建议雪林姑丽离开新婚丈夫和家 

庭，到公社的技术实验站参加学习。杨辉在新婚夜 

的突然出现，完成了政治话语对 日常生活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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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侵，于是新婚夫妻俩决定在结婚第二天就投入 

社会主义的建设，雪林姑丽去公社技术实验站学习 

农业科学技术，艾拜杜拉去报名参加伊宁市的淘厕 

所工作。 

如果说政治话语和 日常生活话语是文本创作 

中的一种共时I生纠结的话，那么“小说人语”则属于 

文本创作中的一种历时性存在。时间的后置使王 

蒙能站在“2l世纪的态度和立场”对政治话语和 日 

常生活话语进行回顾和审视，实现思想的超越。在 

“小说人语”中，王蒙承认 自己在创作时“拼命靠拢 

‘文革’思维以求‘政治正确 "’，“这篇小说里，多有 

应时应景的却也是事出有因的政治宣扬”_1]( ，认 

为小说正文中的确存在带有“文革”色彩的政治话 

语，“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 

治正确 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 ‘文革’中被吹上天的 

‘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1]( 。 当然，作为一个饱 

经沧桑的老者，历史对于王蒙也许并不是一段苍 白 

的否定性文字，而是一段鲜活的生命体验，与他的 

青春岁月血肉相连。因此，王蒙对这些政治话语的 

反思比较温和，他在访谈中曾说：“我写这部小说的 

时候，尤其是写‘小说人语’的时候，是对那个时代 

有批判、有怀念的⋯⋯这种怀念虽然不意味着我对 

当时政策的认同，但是，当时总体的政策很难一下 

子全否定，因为它是一个摸索的过程”_5]，他在反思 

小说中“应时应景”的政治话语时，或多或少加入了 

感性的因素，“小说人语”中这种感性的成分损害了 

反思的深度，展现出老年王蒙对待历史 的复杂心 

态，“我们仍然希望能保持而不是全然丢弃我们当 

年的认真的梦⋯⋯只因为我们傻过，我们信过，我 

们真诚，我们爱过。”L1l( ”值得注意的是，王蒙对民 

族团结的政治话语始终予以肯定，如第十一章“小 

说人语”：“是的，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民族团 

结，否则，就是罪过!”_】j(n ’ 

“小说人语”对于日常生活话语给予了肯定，如 

针对小说第十六章写农民在政治流言和阶级斗争 

中的两个生活场景，一是冬天围绕在火炉旁有说有 

笑地给玉米脱粒，二是秋后迎接大丰收，收麦子，做 

拉面条。“小说人语”这样说： 

许多伟人伟思伟力想改变生活，确实也改变了 

生活。同时生活在改变着伟人伟思伟力，使伟人伟 

思伟力生活化与世俗化。当你努力把平常 日子变 

为惊天动地的英雄 大戏以后 ，惊天动地的大戏也就 

变成平淡如常的朝朝暮暮了⋯⋯[ ] 

显然，“小说人语”肯定了日常生活话语对于政 

治的消解作用，在此提醒读者从更深层意义上来体 

会自己当年的表达，表明王蒙在革命激情后的理性。 

在新的生活背景下，“小说人语”还注意进一步 

提升民俗和自然风景书写所具有的文化乡愁意义。 

当年伊犁农村打钐镰、扬场的场面，在农业 日益机 

械化的发展中随时代远去，“到了崭新的世纪，农业 

的机械化的迅猛发展，使得这威武雄强的钐镰也成 

为稀罕物了。”“小说人语”提醒人们，“人们会忘记 

钐镰与坎土镘吗?像忘记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反 

修防修⋯⋯”_1](m。 答案 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当年 

作品中的这一叙述“毕竟留下了神秘的、异域风情 

的不同画面。”_1](H∞ 田园牧歌式的劳动生活如同王 

蒙记忆中“装在许多小陶罐里的熟奶”，这样的风景 

当然已经消失，但是小说 中的相关 内容却留下了 

“最后的纪念。”__1j( 

三 政治规约与自我选择 

如前所述，《这边风景》中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 

结使小说具有一种复调性质，相对于“‘少共’王蒙” 

的单纯，《这边风景》展现了一个复杂化的王蒙，它 

是王蒙小说创作里较为独特的现象，其原 因何在 

呢?《这边风景》创作于“文革”中，文本中政治话语 

占主导无疑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文艺为政治 

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思 

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整体上得到延续和加强，到“文 

革”时期走向极端，偏离“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作品都会受到批判。对此，王蒙早就有切 

身体会，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远赴新疆， 

王蒙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已经被 口号和运动取代， 

没有口号和运动的人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权利，不带 

上口号的帽子的生活将无权被描写。”l_1l(P。朝’因此在 

创作《这边风景》时，王蒙在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主 

动自觉选择一种政治话语 占主导的创作立场，以确 

保小说创作的政治正确与合法性实属必然。 

而《这边风景》中存在大量的 日常生活话语则 

首先与王蒙在现实困厄中以创作进行心理宣泄和 

补偿有关。1974年开始动笔写《这边风景》时，王蒙 

长期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空虚中，“他好像被 

彻底抛进边疆 ‘挂’了起来，既无人问津，又不通任 

何消息。”12](脚 而“当个体在一定的历史中反复咀嚼 

和承受生存 的威胁和冲突时，必然向历史、人性的 

深邃之处，努力发掘黑暗洞穴中的人性之光，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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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自由的诸多可能。l_3 ( 现实的困厄使得王蒙在 

小说中有意构建一个温暖、人性、多彩的 日常生活 

空间，他在接受访谈时的一段话透露了这种心理： 

《这边风景》真实地表达了我个人处在逆境、国 

家处在乱局的现实。然而，虽然是在逆境和在乱局 

之中，但它仍然表达了我对人生的肯定，我对新中 

国的肯定，我对少数民族人民、尤其是对少数民族 

农民的肯定⋯⋯我有光明的底色，即使在逆境和乱 

局之中我仍然充满阳光，仍然要求 自己充满阳光， 

我仍然有一种对边疆、对土地、对日常生活的爱。l4] 

《这边风景》中写春种秋收、养牛放羊、刷房子、 

做牛杂碎、宴请好友，正是王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 

下，采取颇为迂回的方式来构建 自己的精神避风 

港，以此宣泄内心的焦虑、苦闷和追求。 

除心理宣泄和补偿外，小说中大量 日常生活话 

语的表达，也表明王蒙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时有一 

定程度的警觉与疏离。王蒙妻子曾在回忆中谈到 

王蒙当时的创作状态：“谁也不曾料想到，他在写作 

中遇到了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四人帮’ 

正在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整个文艺界。王蒙深 

受二十年‘改造’加上‘文革’十年‘教育’，提起笔来 

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就出现了这 

样的矛盾；在生活中，他必须 ‘夹起尾巴’，诚惶诚 

恐，而在创作中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 

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 

瞪目，装傻充愣。~[5](P3~--35)如果王蒙全身心地顺从 

当时的主流政治规范，断然不会产生“战战兢兢”的 

感觉，王蒙之所以“战战兢兢”，是因为他骨子里仍 

旧不肯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曾说“文学也是不 

可摧毁的，虽然在创作中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背 

景，甚至作品里也搬进了一些政治口号，但是当你 

进入细节的时候会发现，其中的人的动作、表情、谈 

吐，都是文学层面的。”Is]《这边风景》中写民俗生活 

和边疆风景等，正是王蒙努力在主流政治话语的缝 

隙中寻找一种文学性表达的可能。前面所述王蒙 

在处理人物情爱叙事时的叙事断裂或者说是“壮士 

断腕”，既避免了政治对情感生活的进一步图解和 

规约，又在艰难的文学环境下坚守了艺术底线，保 

全了自我。当然，这种政治话语 的疏离并不是挑 

战，而是煞费苦心的短暂游弋，如王蒙所说：“我在 

‘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开始写这部作品，当时并没 

有足够的认识和勇气来挑战‘文革’，我并不是把它 

作为一部反叛、‘点火’的书来写的。”_5j‘‘在这个左了 

又左、荒谬得不能再荒谬的时代中，我抓住了一个 

机遇，就是毛主席用‘二十三条’来批评此前在社教 

运动中的‘形左实右’。我于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合 

法地批评极左、控诉极左的机会。这已经算是挖空 

心思了，否则我只能歌颂极左，那既是生活的逻辑 

不允许的，也是我的真情实感不允许的。”[5 

如果说小说中政治话语和 日常生活话语的纠 

结源于特定时代王蒙在政治规约和精神 自我之间 

的选择的话，那么“小说人语”的出现则是王蒙出于 

对《这边风景》文学史面貌和价值 的考虑。王蒙在 

创作谈中曾说：“这本书出来，对于读者来说是新 

作，对我来说却是旧作，我不想对这部旧作做过多 

的改动，第一我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就会使那个时 

代的很多时代特色都消失了。”[5]王蒙在作品修改中 

基本没有淡化小说中的政治话语，是因为这些政治 

话语已经在文本中成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和历史性 

镜像。如果从现在的立场观点出发对其进行修改， 

肯定会损害文本的文学史面貌和“知识考古学”价 

值。而作为一个多思 的作家，王蒙又有表达作为 

“过来人”的反思需要，“需要有一个 21世纪的态度 

和立场，需要给读者一个交代。”Is]因此就有了“小说 

人语”，通过“小说人语”，在保留旧作原貌的情况 

下，王蒙一方面可直接评价反思 自己当时的创作， 

展现自己思想立场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可引导读者 

注意作品中不容易被发现的深层意蕴，同时还增加 

了《这边风景》的话语表达途径和张力。因此，《这 

边风景》的多重话语表达和纠结，是特定时代政治 

和作家个体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亦是王蒙小说创 

作复杂性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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